乌云和尘埃后面的真理

　　　　　　　　　  　——欧姆定律发现与被承认 
　　欧姆定律的发现
　　1780年3月6日，欧姆出生在南德意志巴伐利亚的爱尔朗根。他在1805年考入爱尔朗根大学，但他只读了三个学期就被父亲送到了瑞士农村。欧姆的父亲认为农村的清新空气和纯朴的社会关系，将会更有利于欧姆潜心学习。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欧姆一边自学，一边担任中学教师和家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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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年，欧姆再度进入爱尔朗根大学，并于同年月10月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母校担任了一年半的无薪助教，这是他直到1849年以前在大学的唯一的一次任教。欧姆考虑到，在德国等级森严的师资队伍中，无薪助教处于最低层，想要登上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大学，以便能够较自由地从事科学研究。1813-1817年间，他在巴姆堡一所中学任教。1819年，他又转到科隆一所经过改革的耶稣学校当教师。科隆的教育风气之浓，在当时的德国是屈指可数的。他在那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泊松，傅立叶和菲涅耳的经典著作，从而为自己今后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科学领域最领先的是法国。法国的科学不仅远远超过德国，而且居于世界之冠。而德国在当时还相当落后，这种形势在物理学方面尤为明显。把持当时德国物理学界的是一批老年持重的物理学家，他们片面强调定性的实验，忽视理论概括的作用，他们对于法国人数学物理方法甚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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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物理学家孟克曾经这样说过："自从牛顿和笛卡儿时代以来，数学的价值已越来越高。我们不能不看到这处价值已充斥了法国地广大领域，而且正德国袭来。……如果我们诚心诚意地为着促进科学的发展，并且正确而又全面地考虑目前物理学状态的话，那么我们一时也不能不想我们更需要的是观察和实验，而不是计算和几何公式。"
　　当然，德国也在发生变化。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战争中挫败了普俄联军，给了德国以巨大的打击。代表新兴资产阶段利益的改革者在奋起改造社会的同时，提出要以法国科学为榜样，彻底发行德国的科学体制。德国的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大学引进法国科学经典著作为教本，开办讨论班和研究生班，以培养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
　　法国人的武力还击碎了德国的世袭贵族特权，1807年10月9日发布的普鲁士皇家家敕令不得不扩大公民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同背景的青年学生得以在泛德情感的纽带中团结起来，冲破少数人的专制和束缚，从而进入了以往所不能进入的科学禁区。欧姆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开始了电路的实验的理论研究，发现欧姆定律的。
　　1826年，欧姆获准半年假期，到柏林去研究电路。在柏林，欧姆根据库仑在1784年发明的扭力抨，设计出一种丝悬磁针电流计，这种仪器使他能正确地将电流强度作为一个电路参量抽象出来。另外，他又根据塞贝克在1822年发现的温差电效应，设计出一台温差电池。温差电池的优点在于，它的电动势与温差所固有的电极化的现象，这就使他能够将电动势抽象出来，作为电路的另一个重要参量。欧姆就是这样在1826年通过实验总结出了欧姆定律：
　　I = E / ( R + r)
　　其中，I表示电流强度，E表示电动势，R为电路电阻，r为电池内阻。
　　1827年，欧姆从热和电的相似性出发，进行类比，运用傅立叶热分析理论，从理论上推导出了欧姆定律，并引入了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从而肯定了他在一年前的实验结果。他将这项成果总结在《数学推导的伽伐尼电路》（以下简称《电路》）一书中。欧姆的这部著作，是19世纪德国的第一部数学物理论著。 

　　承认欧姆定律的艰难过程
　　当《电路》发表后，欧姆给普鲁士教育部长苏尔兹赠送了一本书，并附上一封信，请求苏尔兹把他安排在大学工作。苏尔兹是黑格尔唯心论哲学的信徒，他对欧姆的工作毫不经意，结果他把欧姆安排在柏林一所军校，还把这当作是他对欧姆最大的恩典。欧姆希望到一所实验条件好的大学，以便进一步研究电路，柏林军校自然不是他所向往的地方，不过为了生计，他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一个不搞科学研究的人不重视欧姆的发现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对欧姆的责难，首先来自德国物理学界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德国物理学家鲍尔首先发难。他撰文攻击《电路》，他蛊惑人心地说："以虔诚眼光看待世界的人不要去读这本书，因为它纯是不可置信的欺骗，它的唯一目的是要亵渎自然的尊严。"鲍尔这种做法违反了科学家的常理，对欧姆定律采取了绝对否定的态度，不但欧姆本人不能接受，就连其他一些物理学家，也觉得言之过分。
　　但由于鲍尔在当时的德国物理学界占有一隅之地，因此他对欧姆的攻击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欧姆面对鲍尔的无理抨击，怒不可遏地要进行还击，《文学杂志》的主编布朗德先生劝他暂忍气吞声，他告诉欧姆，鲍尔是黑格尔主义者，有很强的势力。这样才避免了一场风波。1829年3月20日，欧姆给路德维希一世写信以求公断，信中写道："……我的科学著作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它已经受到公众的注意。我遗憾地说，现在我只遇到唯一的反对者 - 鲍尔，他的观点是建立在黑格尔原理的基础上的。"
　　欧姆已经感受到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压力。从历史上看，一位科学家受到某一哲学体系的压抑不多见，而欧姆所感受到的压力，也并非指来自黑格尔的不良影响。国王把欧姆的信交给了巴伐利亚科学院，令他们组成一个专门的学术委员会来讨论欧姆的著作，辩其真伪，作出估价以判断它在未来科学中的地位。然而，委员会成员的意见不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对电学发展的历史分析，自然难以作出裁决。最后，只好征求哲学家谢林的意见。谢林是德国自然哲学的创始人，与国王保持着通信关系，在科学界颇有影响。但谢林拒绝作出评价，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欧姆在给斯威格的一封信上说："《伽伐尼电路》的诞生已给我带来了巨大痛苦，我真抱怨它生不逢时，因为深居朝廷的人，学识浅薄，他们不能理解它的母亲的真实感情。"
　　欧姆的电路理论诞生于德国理论物理学产生的前夕。欧姆使用温差电池和丝悬磁针扭力秤做实验，这还是最新颖的实验方法，这就引起其他物理实验家们的怀疑；更何况欧姆定律的理论部分模仿了法国数学物理学家傅立叶的热分析方法，傅立叶要求在均匀热传导情况下金属导线与外界是完全绝热的，欧姆同样要求电传导时导线下周围是完全绝缘的。这种将复杂情况进行理想化以抽象出现的本质的做法是物理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德国一些年老权重的实验物理学家们则认为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
　　与此相反，德国年青一代物理学家能接受欧姆的思想。如费希内尔在30岁时发表的《伽伐尼电学和电化学教科书》第三卷上最先引用了欧姆定律，然而这没有能引起德国物理学界的注意。费希内尔在他的教本的序言中写道："……我已经模仿了欧姆的理论，并用我的实验进一步证明了它，因此，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结论已被事实所肯定。我迫切要推广这个理论，使它与更多的现象结合。我敢说，唯有这个理论才是第一次给伽伐尼电路的结构输入了真实的意义。"
　　在中年物理学家中，斯威格给予欧姆的支持最大。他自始至终给欧姆发表文章提供方便，欧姆的大部分论文发表在他主编的《化学和物理学杂志》1830年4月21日，斯威格写信给欧姆说："你对《年鉴》的贡献是最成功的，我希望你继续经常地把这样重要的论文发表出来"。"请相信，在乌云和尘埃后面的真理之光最终会透射出来，并含笑驱散它们。"
　　欧姆定律在很晚的时候才传过英吉利海峡，至少在于1831年还没有任何英国人知道这个定律。法拉第当时正在研究电磁感应现象。他发现：在相同的感应条件下，导线愈长，感生电流愈少，但他没有能深入的研究下去。
黑格尔在1831年去世后，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对科学的束缚开始松弛了，欧姆本人也觉得在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与此同时，高斯和韦伯在哥廷根大学树立的科学风气，逐步向德国各地传播开来，这就为接受欧姆定律创造了有利条件。截至1840年，已有不少实验家证明了欧姆定律，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去。不过，欧姆的声誉首先还是在英国树起的。1841年，伦敦皇家学会（RSL）授与欧姆最高科学奖 - 科普勒奖章（Copley Medal）;1843年，惠斯通在贝克利亚讲演中详细阐述了欧姆定律，给予欧姆以极高的评价。这样就引起了德国政府和科学界对欧姆的关注。埃尔曼和多佛等人竭尽全力地把欧姆推荐到德国物理学界的最高位置。1845年2月9日，海尔曼写信给巴伐利亚科学院数理学部秘书长，建议选举欧姆为正式院士。经过这些热心的科学家的反复努力，欧姆终于当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1849年11月23日，他被调到慕尼黑主持科学院物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慕尼黑主持科学院物理学教授，他的最高愿望总算实现了。1852年10月1日，他又开始主持慕尼黑大学物理学讲座。两年后，欧姆在慕尼黑去世，终年65岁。
　　为了纪念欧姆在电学上的贡献，1881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电气工程师会议上，决定以"欧姆"命名电阻的实用单位。从此，欧姆成了举世公认的科学家。

